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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节更迭变幻，我上下班骑行的
路线也在不断变化。“谷雨”之前，多经玉兰
街，只为贪看街边一树树的白玉兰和一瀑
瀑的粉蔷薇；“夏至”之后，常走梧桐街，不
但可以享受葱郁梧桐带来的清凉，而且隔
离带里一株株姹紫嫣红的月季也分外惹
眼。待得“立秋”，则必选金梭路，因为街道
两旁都是高大粗壮的栾树。

秋天的栾树，最是漂亮。
“初染西风满树金”。未及入秋，一串

串栾花就急不可待地绽放开来。亮黄色的
细碎小花，纷缀在婆娑的碧绿枝叶间，装点
出一树金黄。栾花是聚伞圆锥花序，几十
朵细密的小花排成一束、十多束又在枝头
聚成一簇。远远看去，一簇簇金灿灿的花
束披拂四散，宛如燃放起的绚烂礼花。如
果站在高处往下看，你能想象得出那又是
一幅什么景象吗？我曾有幸从二十多层的
高楼上俯瞰秋天的金梭路。从冬青街到石
楠路将近5公里，成百上千棵栾树，枝叶与
枝叶相牵、黄花与黄花相对，恣意延绵，在
秋风里汇成了一条深情的河流。秋风过
处，绿叶裹挟着黄花，一时间碧浪轻翻、金
波微漾，说不尽的秀美旖旎、看不够的壮美
辽阔！

秋风里，从远处看栾树是碧浪金波翻
卷，而立于树下，则是花落如雨。金梭路是
一条老街，这些栾树至少有三十多年的树
龄，高壮的有七八米，不济的也有四五米。
盛放的栾花多生于树冠顶部，我常常好奇，
这金黄的小花，到底长的什么模样？花好
像也与我心有灵犀，一朵朵不紧不慢地飘
落在我面前的地面上，我骑得很慢，生怕车
轮辗痛了这些花。忽然间想起了辛弃疾的
一句词，虽然知道它与栾花“风马牛不相
及”，但依旧在花雨中轻声念了出来：“东风
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我索性停下了车子，弯腰捏起一朵栾
花，放在掌心中细细端详。只见四片黄亮
莹润的花瓣，排布成一个扇形，小小巧巧的
尾部微微向后卷起；八根细长透亮的蕊丝，
冲出花瓣的束缚，向前方努力地探着身
子。一朵小小的栾花，活脱脱一只展翅欲
飞的小鸟。而最让人心动的是花蕊基部那
一点胭脂红，娇美、艳丽、灵动……但又似
乎哪一个词也无法准确表达它的那份美。

我们总爱把秋风比喻为一支神奇的画
笔，是它描绘出了栾花的璀璨金黄，然而它
的“魔力”还远不限于此。你看，在栾花飘
落时，另一种绚丽的“花”也悄然飞上了枝
头。其实，它是栾树的蒴果。中秋前后，在
黄花间就冒出了一嘟噜一嘟噜的果苞，三
棱三瓣合围着三颗黑色的种子。初生，果
苞肉嫩厚实，其色或是青绿，或是浅绿。在
秋风的晕染下，果苞呈现出了深浅不一的
红：青红、橘红、茜红、酒红、赤红、锈红……
多部典籍中都曾夸赞栾树的蒴果的美，但
独爱《植物名实图考》中的描述“绛霞烛天，
单缬照岫；先于霜叶，可增秋谱”，以为最是
贴切和传神。

而如果再晚些时日，秋再深一些、风再
重一些，原本肉嫩厚实的果苞，会逐步薄瘦
干硬，醉人的红色也会慢慢褪变成朴素的土
黄色、淡褐色，抑或是咖啡色，远看就如同一
片片干枯的秋叶。清代诗人黄肇敏游览黄
山时，就曾将栾树的蒴果误认作枯叶。初见
栾树，并不认识，只是见其树梢团团枯黄。
诗人细算日子，尚不是树叶枯黄的时候。心
生疑惑，便向村民求教。村民告知：“其上非
花非叶，乃结成嫩荚，中含红子，娇若花瓣，
俗谓之灯笼树。”他折了几枝仔细观察，果然
如此，大呼受教。于是写下一首诗：“枝头色
艳嫩于霞，树不知名愧亦加。攀折谛观疑断
释，始知非叶也非花。”因不识树名，便因蒴
果形似灯笼，题名《灯笼树》。因此，后来栾
树又被称为“灯笼树”。

秋风，将作为栾树画笔，浸蘸着叶的绿
色、花的黄色、果的红色，以湛蓝的天空为画
板，绘就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我继续在
树下骑行，慢慢驶向这幅画的深处，一任金黄
的栾花轻轻飘落，落在衣间、落在身后……

♣ 韩红军

栾树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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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为钢先生很谦和，在电话
里谈了小麦良种近年来的培育与
推广情况后，答应让助手把相关的
资料发给我。根据与许为钢先生
的通话和相关资料，笔者基本了解
了他走上育种之路与新中国成立
以来小麦良种发展的脉络。

1978年，许为钢去四川农业
大学报到的时候，心里还带着遗憾
——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的许为钢，
从小的理想是航空航天，命运却把
他的心从蓝天拉回到土地上，从此
与小麦结下了不解之缘。

许为钢在四川农大读大学的
4 年，多次聆听过颜济先生的报
告。对先生的敬仰之情，也成为他
热爱专业并选择以此为终生事业
的不竭动力。1982年，许为钢考
取西北农大的硕士研究生，师从赵
洪璋先生，1985年毕业后，留在小
麦研究室给赵洪璋先生做助手。

颜济、赵洪璋就是上个世纪我
国小麦育种界著名的“北赵南颜”，我
国小麦育种实践领域的泰山北斗。

赵洪璋先生是河南淇县人，
1918 年 6 月出生于一个农民家
庭，1940年西北农学院（西北农大
的前身）毕业后，被安排在陕西农

业改进所大荔农事试验场工作，负
责小麦、谷子、棉花等多项试验。
两年后调回西北农学院任助教。
从此，他便一边教学，一边搞小麦
杂交育种实验。

1950年代，赵洪璋先生培育出
具有较突出抗倒、抗病能力，综合性
状全面，适应性广泛的“碧蚂1号”

“碧蚂4号”“西农6028”等三个品
种，亩产可达150~200公斤，比一
般品种增产 15% ~30%，增产显
著。华北各地党政领导和广大农民
都看好这几个品种，争先恐后地推
广。至1959年，三个品种的最大种
植面积达到1.1亿亩，其中“碧蚂1
号”占9000余万亩，创中国一个品
种年种植面积的最高纪录。“碧蚂4
号”最大面积达到1100万亩。“西农
6028”抗吸浆虫，对恢复和发展关
中、晋南、豫西、豫南、皖北、苏北等
吸浆虫危害地区的小麦生产起到很
大作用，最大面积达 460余万亩。
在那个年代，赵洪璋先生闻名全国，
不仅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还
被毛泽东同志接见过8次，1955年
被推荐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
（1993年改为院士）。

上世纪60至 90年代，赵洪璋

先生继“碧蚂 1号”为代表的第一
批小麦品种之后，又主持育成并推
广了以“丰产 3号”“矮丰 3号”和

“西农 881”等为代表的三批优良
品种，被誉为小麦育种学界的科学
巨匠、农业科教战线的一代宗师。
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一个小麦品
种挽救了大半个新中国”。

1994年2月7日，赵洪璋先生
因病逝世。从进入西北农大起，许为
钢跟随赵先生12年，试验田、实验
室、办公室，以及外出的汽车上，都是
先生向他传授小麦育种理论与技术
的课堂，对他的影响非常深远。
1995年，许为钢完成了赵洪璋先生
培育的最后一个小麦新品种“西农
881”的审定，了却了恩师的遗愿。

颜济先生1924年出生于四川
成都市一个书香世家，1943年考
入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牙医学院牙
科。1944年秋，日军攻陷贵州独
山，他弃医从戎，考入空军军官学
校。1945年日本投降后，颜济先
生重返华西大学，改学农学，毕业
后一直从事农学教学与小麦育种。

上世纪 50年代初期，四川小
麦种植主要品种均是从意大利引
进，单产每亩150~200公斤，条锈

病与倒伏为害严重，绝收现象时常
发生。颜济先生便开始以半矮秆
育种来解决抗倒伏夺高产问题的
研究——这个方向与国际玉米小
麦改良中心不谋而合。

颜济先生一方面以地方品种
为基础，进行矮秆抗倒、抗病系选，
另一方面引进国外新的种质进行
杂交育种，先后培育出“大头黄”

“雅安早”“竹叶青”等品种，1962
年开始在四川大面积推广，打破了
意大利品种在四川一统天下的局
面，使小麦亩产达到 250~300公
斤。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颜
济先生又培育出“繁6”“繁7”等品
种，把小麦亩产提高到 350~400
公斤的水平。

颜济先生还收集和保存了小麦
族20个属184种的6100份种质资
源，建立了一个新属，发现9个新种，
研究了仲彬草属等7个属多数种的
系统学关系；通过远缘杂交育成了
抗穗发芽、多小穗等小麦新种质，发
现小麦族物种生殖细胞间存在的接
合管与接合孔连接是核物质在细胞
间转移的通道，进而探讨了植物高
倍体及非整倍体的起源机制。

“北蔡南吴”
上世纪我国小麦育种实践首

推“北赵南颜”，而在小麦理论研究
方面，则有“北蔡南吴”之说。“北
蔡 ”，指 北 京 农 大 的 蔡 旭 教 授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
委员）；“南吴”，指南京农大的吴兆
苏先生，是许为钢的博士生导师。
这两位专家是我国小麦育种理论
研究界的权威。

蔡旭先生1911年出生在江苏
省武进县农村，在江苏无锡读完中
学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1934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蔡旭先生住
在农事试验场，半天教学，半天从
事小麦研究工作。他在 40多亩田
地上种植了国内外小麦品种数千
份，开展了上万个穗行和整套纯系
育种试验。在我国现代小麦科学
主要奠基人、植物遗传育种学家金
善宝先生的指导下，蔡旭先生选育
和推广了“中大 13—215”等品种
——这是我国最早一批推广的小
麦良种。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南京中央大学被迫内迁。到
达重庆后，蔡旭先生栖身于沙坪坝
的一间堆柴小屋。在敌机不时地
侵扰下，由金善宝先生主持，以蔡
旭先生为主的团队继续进行小麦
育种研究。在一块山坡地里，他们
培育出了具有早熟、抗条锈病、抗
吸浆虫、秆强抗倒、穗大粒饱、适应
性广和一般配合力好等优点的小
麦良种“中大 2419”（1949年新中
国成立后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
该品种遂改名为“南大2419”）。

1939年冬季，蔡旭先生陪同金
善宝先生到川西北进行农业生产考

察。成都平原无边无际的麦浪吸引
了蔡旭先生。当时规模最大、条件最
好的农业研究单位四川农业改进所
也在这里。不久，蔡旭先生就请调到
四川农业改进所工作。短短几年，蔡
旭先生就把“南大2419”在四川省进
行了大面积推广，同时还筛选了“矮
粒多”“中农28”“川福麦”等品种，主
编了《四川小麦之调查试验与研
究》——这部书除了阐述四川省的
小麦生产与科研成就外，还就国内外
小麦品种在我国不同地区种植后的
表现做了记述，并探讨了我国小麦的
自然分区问题。书中提供的试验结
果和论点基本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小麦生态区划的基础。这对小
麦引种、品种区域试验和良种推广等
都有着指导意义。此书的部分内容
还被引用到上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
《中国小麦栽培学》一书中。

1950年之后，“南大 2419”开
始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等南方冬麦区
推广，推广种植长达40多年，创造
了小麦推广史上时间最长、面积最
大、范围最广等多项奇迹，面积最大
时达 7000多万亩。而它
的衍生品种约有100个，在
全国七大麦区均有分布。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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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与花洲书院
太阳从花洲书院升起，温度急剧上升，万

里晴空没有一丝风。天色蓝得耀眼，既炽热又
蒸烤，不禁让人汗流浃背。为拍摄《文博河
南》——“中原文化史诗”，我随摄制组走进南
阳邓州花洲书院，去寻找范仲淹的印迹。

花洲书院是我国著名书院之一，位于河南
省邓州市古城东南隅，为北宋杰出政治家、文学
家、军事家范仲淹所创办，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即诞生于此。360 余字的《岳阳楼记》，气势磅
礴，洋洋洒洒，寓意深刻，因此而流芳千古。作
者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达了他“不以物喜，不
以己悲”的旷达胸襟，也阐明了他“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政治抱负。

怀着敬仰、崇拜的心情走进书院，落定脚
步环顾四周，期待着有奇迹发生。原以为以

“花洲”命名的书院里，一定是百花盛开，香飘
四溢，然而并没有那样的情景。偌大的书院很
是空阔，只有绿得耀眼的冬青和茂盛的松柏。
绿树掩映中是各种纪念性建筑物，它们多数是
在历朝历代的旧址上修建的。

我仿佛站在伟人熠熠生辉的光环之中——一
种神秘的力量和思想启迪，让人怦然心动。

这时，一个伟岸的身影飘然而至，身穿宽
博衣衫，头戴幞头，眸子炯然。他是谁？在他

脸上我看到明媚的微笑。这不就是范文正公
吗，也许他展纸走笔刚写完《岳阳楼记》，正巧
从春风堂出来吧。从寒门孤儿逆袭成千古名
相，再到天地间的顶流人物，范仲淹励志而传
奇的一生，终成为天下读书人的榜样。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他生于宋太
宗端拱二年(公元 989 年)，两岁时父亲范墉去
世，因家中贫困母亲改嫁长山朱氏，从而饱经流
离寄寓之苦。他成年后得知家世，便辞别母亲，
住进了长白山醴泉寺读书。他头悬梁锥刺骨，
经过五年奋发学习，终扼住了命运的咽喉，并活
出了百炼成钢的人生境界。

宋仁宗时，范仲淹曾任参知政事(副宰相)，
是一位出将入相、文武兼备的国家栋梁之才。
庆历四年（1044 年），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推
行改革，却因为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
而失败。他因此被贬至河南邓州，并在此做了
三年知州。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于庆历六年（1046
年）九月，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恳请，在花
洲书院而作，并非写于岳阳楼。他借物言志，
纵议政治理想，抒发了胸中的恢宏之气。

邓州位于伏牛山脉南部，气候温润，平畴
沃野，民风淳朴。范仲淹在邓州任知州期间，

不仅营建了百花洲，还在百花洲旁创建起了花
洲书院。范仲淹官至宰相的儿子范纯仁，以及
官至崇文院校书的张载和元祐时的邓州知州
韩维等人，均师从范仲淹学于花洲书院。

中国古代书院制度，在历史上存在了一千
多年，对中国文化史、学术史和教育史均产生
过重大影响，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是一笔
十分难能可贵的文化遗产。

皇佑四年(1052 年)，范仲淹改任颍州知州，
在扶疾上任的途中逝世，终年 64岁。宋仁宗亲
书其碑额为“褒贤”，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
公。北宋元丰元年（1078 年），著名文学家、书
法家黄庭坚，专程到花洲书院瞻仰范公遗迹，
挥毫题诗：“范公种竹水边亭，漂泊来游一客
星。神理不应从此尽，百年草树至今青。”

范仲淹有诗曰：“南阳有绝胜，城下百花
洲。”花洲书院的创建，使邓州文运大振，人才
辈出，书香绵延千余载。范仲淹离开邓州后，
当地人民于花洲书院西边建祠纪念他。该祠
曾经历代修葺，现悬挂匾额“范文正公祠”，为
范仲淹二十八世孙、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
宜题写。

从北宋到明清，花洲书院屡遭战火焚毁，
又几经修葺和重建。到了明代，因全国书院的

兴盛，花洲书院再次得以修复，并易名“春风书
院”。遗憾的是，这些建筑外观修葺的痕迹过
于明显，然而当你走进房屋细细品味时，却会
发现种种古代文明遗迹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清时期，花洲书院声名极高，达官贵人、社会
名流、文人骚客往来不绝。

如今的花洲书院大门，为硬山卷棚式建
筑，面阔三间。“花洲书院”匾额为中国书协原
主席启功所书。“春风堂”为书院主体建筑，位
于中轴线上。“春风堂”匾额为米芾手迹，堂内
刻有花洲书院《训士条规》。中轴线上有大门、
讲堂、藏书楼等多重院落组成。

“万卷阁”位于书院纵深处，是书院藏书和学
生阅览的地方。现存的万卷阁，为清道光四年
（1824年）代知州马应宿重建，2002年修葺，匾额
为郭沫若手迹。门前楹柱上悬挂于右任书写的
对联：“论古不外才识学，博物能通天地人。”

历史画卷一幅接一幅地呈现，如同走马灯
或幻灯片，在黑白分明的背景上放映出明朗的
画面。那些曾经有过伟大贡献的历史巨人，被
清晰地放映出他们的容颜——他们都是大写
的人。尽管处世艰难，锐利的荆棘把他们的衣
服撕得稀烂，但是他们却把高贵、洁白的人品
留给了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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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在大河之南，若遵从古代对
于城市的命名习惯，称开封为“河阴”
倒很恰切。

那条河就在她的身后，不舍昼夜。
那条河是悬河，开封人挂在嘴边的

一个说法是——悬河的河底与开封这座
城市当年的最高建筑铁塔塔尖持平。

悬河距离开封北城墙不足十公
里，算是古语里的一箭之地，可谓近在
咫尺。那条悬河就如此这般在这座城
市的头顶日夜喧腾。

但奇怪的是，开封城里的人很少提
及那条举世闻名的河。似乎悬河在他
们的生活之外、想象之外。除了每年夏
日近于例行公事的防洪部署，除了一条
路名和一座雕塑之外，那条悬河几乎没
有和这座城市的人发生过实际联系。

开封人只记得大宋王朝，只会在
秋季莳弄一下淡淡的菊花，他们的心
里，他们的嘴里，会惦记传说中的隋堤
烟柳、相国霜钟、金池夜雨……对于绕
不开的那条悬河，他们敬而远之，或者
干脆闭口不提。

那么浩浩荡荡的一条河，那么意
义深远的一条河，就这样被开封人视
而不见，对于它，开封的古人很少有诗
作歌而咏之，开封的今人也甚少主动
靠近。尽管那条河近在咫尺，但他们
选择了疏离。

为什么会这样？这也许和开封特
殊的历史命运有关。

所有被称为古都的城市，都曾屡
经兵燹，这是王朝政治的必然现象。
所谓的风水轮流转，就在这种王朝更
迭中得以完成。一次次的更迭，往往
伴随着天崩地裂，而王朝的都城更是
苦难的渊薮。

和别的古都相比，开封的苦难又
多了一层——它曾被悬河反复毁灭。

王朝的更迭，虽然伴随着天翻地
覆，却有一种潜在的秩序，毕竟有人心
的向背在左右。但洪水毁城，却很难
找到内在的秩序，有时是歹人以水为
兵，有时则是无来由的天灾。

源远流长的天灾人祸水患，让开
封有了一种别样的城市性格。

帕慕克曾将伊斯坦布尔的城市性
格定义为“呼愁”。他为此专门写过一
篇 文 章 ，来 讲 述 他 所 理 解 的“ 呼
愁”——一种交织了辉煌和失败、荣耀
和无奈的情感——当然这样描述依然
不足以转述帕慕克的原意。但，伊斯
坦布尔的城市性格依然是清晰的。

开封就没有如此幸运，尽管很多
人曾对开封的城市性格做过大量的
描述，但开封依然是个面目不清的城
市，就像它的名称一样。虽然它曾经
叫过启封、大梁、东京、汴京、汴梁、汴
州……甚至还叫过南京、祥符，但我觉
得还是“开封”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最能
体现它的性格——既开又封——自相
矛盾，自我解构。

思考开封的城市性格，很难从王
朝的命运来切入，无论是北宋，或是此
前若干短命王朝，它们的命运基本上
没有对开封的城市性格产生举足轻重
的影响。赫赫王朝的霸气、名都大邑
的贵气，似乎都和开封无缘，开封骨子
里是个世俗化的城市。即使在大宋王
朝——它最为高光的时刻，它依然是
世俗性的。在某种意义上，开封的城
市性格，往往在那些小人物身上得以
淋漓尽致的体现，譬如侯嬴，譬如李师
师，还譬如牛二……他们性格各异，但
他们合在一起，却拼接成了复杂的开
封性格。

开封就是这样一座城市，性格深
处有一种无所谓甚至有些混不吝的态
度，这种态度根深蒂固，甚至说成是城
市的文化基因都不为过。而这种基
因，很可能和北边的悬河有关。

在漫长的岁月里，悬河曾是这座
城市的噩梦，或因天灾，或因人祸，这
头顶的一河水随时可能倾倒下来。任
你是达官贵人，任你是富可敌国，那水
一旦倒下来，结果就是“人或为鱼
鳖”。所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
烛照红妆”，看完了花，就要喝花酒，喝
花酒就要有佳肴，如此需求之下，开封
美食焉能不盛？

对于开封人来说，入睡是靠不住
的，说不定睡梦中洪水就从天而降

了。对于古时的开封人来说，在潜意
识中，唯一能抓得住的就是今天；今天
的尾巴，无疑就是今晚。明天的事，谁
知道呢，不如过好今天，不如抓住今
晚，不如把今晚当成最后一晚。

开封人几乎不追求超越性的东
西，因为，你连悬河都超越不了，还能
超越什么呢？开封的古人被巨大的危
机感所捆绑，那无可逃避的危机感为
开封人搭建起了心理背景。这样的背
景下，你不能要求这个城市的人去追
求永恒的东西，对于开封人来说，此时
此刻，就是永恒性的东西，就是超越性
的东西。将当下当成永恒，将当下当
成超越，用四个肤浅的字来概括，就是

“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可能就是开
封最底层的文化逻辑。只有夜市、只
有美食，才能真正传达这样一种特殊
的心理，才能表达特殊的性格。

从这个角度理解开封，很多问题
更易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
真正理解开封的夜市为什么会如此长
盛不衰，夜市灯火之下的美食为什么
总是能令开封人垂涎。

所以，到开封来，很多地方不必参
观，很多景点不必打卡，很多名头很大
的饭店也可以不去，但开封的美食、开
封的小吃一定不要错过。开封城市不
大，你可以选择在背街小巷随便走走，
看哪一家小吃店排了长队，你也排上
去，一定不会错。

你只有吃着带烟火气息的小吃，
品着有市井风味的美食，你才有可能
真正理解开封的性格，你才会懂得开
封的小吃为什么非要把一种味道推向
极致。

开封的小吃，开封的美食，是文
化，是历史，更是面对苦难的那份淡
定。悬河还在，但开封人以美食消解
了对它的恐惧；危机还在，但开封人以
小吃纾解了自己的脆弱。

开封的小吃和美食，就是开封城
市性格具体而微的象征。

对此有洞察的饕客，才是开封小
吃的旷世知音。

是为序。

灯下漫笔

♣ 郭灿金

美食之于开封

荐书架

♣ 刘 伟

《上海爱情浮世绘》：为现代都市精神立传

近日，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作
家潘向黎的最新小说《上海爱情浮
世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
书是作为小说家的潘向黎，阔别十
二年全新回归的潜心力作，也是一
部写给万千都市男女的成长之书、
灵魂之书。《上海爱情浮世绘》包含
九篇相对单独却又彼此关联的小
说，第一篇《荷花姜》刚刚荣获 2021
年度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这是流金岁月的爱情传奇，亦
是暗香浮动的上海情书。书中九篇
小说，九个故事，聚焦生活在更具摩
登气息的上海的男男女女，在他们
的人生起伏、情感回转中描摹当代
中国青年的生存图鉴。尽是别出心
裁，却也浑然一体。《旧情》中爱的失
而复得，《觅食记》中两位“重度脸盲
症”患者的歪打正着，《睡莲的香气》
里中年人的秘密，《梦屏》《荷花姜》
里的各式各样的临阵恐婚，直至《你
走后的花》中的爱而不得，漫长等
候，柳暗花明……书中写尽了爱的

种种：十九岁的校园初恋，二十岁的
浓情热恋，三十岁的复杂情缘，四十
岁的疲惫与曲折，近六十岁的父母
爱情等等。正如著名评论家潘凯雄
所言：潘向黎笔下的爱情，和一般大
家想象中的爱情故事不一样，她这
九个爱情故事共同构成了当下上海
某种爱情的场景，是作家对不断变
换的浮动的世界的文学表达。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对
该书给予很高评价，他表示，《上海爱
情浮世绘》是一本蕴含着作者巧思妙
想的小说，表面看来是九个独立的短
篇小说，实则是彼此呼应的一个作品
集群。整部小说的内核是相通的，写
的就是上海这座大城中人的日常生
活和摇曳多姿的爱情世界，书中人物
以各个不同的爱情故事共同演绎了
上海这座大城的生动表情。这是一
本描摹生活而又超越物象，为现代都
市精神立传的小说。作者的如花妙
笔写尽了以生活在上海为代表的现
代都市人的精神气质与内涵。

——《大宋饕客指南》序言

♣ 苏 湲


